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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風都打唔
甩」 ，用這句話來
形容為期三天、剛
剛閉幕的 「國際金
融領袖投資峰會」
很恰當。開幕前一
日，天文台預告熱
帶氣旋 「尼格」 逼
近本港，可能會掛

八號風球，但金管局強調，金融峰會將
如期舉行。周三（十一月二日）上午，
三號風球高掛，來自本地和海外二百多
名金融界領袖雲集中環四季酒店，出席
峰會開幕式和論壇，下午一點四十分，
天文台改掛八號風球。老天爺都幫香
港，格外開恩給了寶貴的半天時間。

港台直播峰會開幕式和論壇，見到
多名在國際金融界叱咤風雲的重量級人
物重臨香江，在台上侃侃而談，縱論全
球金融大勢，對香港和中國內地經濟前
景信心滿滿，另一邊廂，恒生指數報升
三百七十點，連同前一個交易日，港股
兩日總共上升逾一千點，勢頭為近期少
見。行政長官李家超致辭時稱，香港最
壞的情況已經過去，過往香港賴以成
功、吸引國際投資者的各個因素依然不
變，包括自由、法治、簡單低稅制等
等，特別是 「一國兩制」 和背靠祖國、
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他呼籲國際資本
把握機遇投資香港，形容今次盛會是香
港 「重返舞台」 （on the stage）峰
會。翌日，峰會移師港交所繼續舉行，
並由金管局總裁余偉文宣布閉幕。

香港防疫將近三年時間，對於以
每小時每分鐘來計算投資回報的金融
界來說，是一個 「漫長歲月」 。對於香
港這個國際金融中心，則是一個前所
未有的 「艱難歲月」 。今次峰會，是宣
告香港回歸 「正常歲月」 。金管局總
裁余偉文稱 「香港回來了」 （Hong
Kong is back），興奮之情溢於言表，
財經事務和庫務局局長許正宇則形容
香 港 「 開 門 營 業 」 （open for
business），在商言商，非常貼地。而

李家超稱香港 「重返舞台」 的講法，顯
得更有分量。連在中東外訪染疫的財政
司司長陳茂波，剛剛快測轉陰，便急不
可待趕返香港出席峰會接待客人，雖然
鏡頭前難掩倦容，但致辭中氣十足、信
心十足。

這一陣子，坊間經常談論新加坡搶
香港的生意、搶香港的人才，金融界對
此深有體會，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也首次被新加坡擠出三甲。因此，這次
國際金融峰會，可以視作是香港奮起捍
衛國際金融中心 「紐倫港」 地位的啟動
禮。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香港在國際
金融舞台的地位得來絕非僥倖，重返舞
台的決心和實力毋庸置疑。不少出席峰
會的金融界領袖表達對香港充滿信心，
或多或少有給主人家面子的成分，最重
要是香港必須有實際行動，困難不容低
估。

香港重返舞台，但台上台下已非三
年前的舊模樣，香港不僅要面對新加坡
以及其對手的競爭，更要面對新的國際
地緣政治環境，要提防有人 「拆台」 。
這次峰會前夕，有美國媒體和國會議員
就公開向華爾街施壓，企圖阻撓美國金
融界巨頭來港出席峰會。另一個例子
是，較早前一艘俄羅斯豪華遊艇停泊香
港，本來是正常不過的事情，香港是自

由港，任何國家船隻合法及依照程序，
都可以停泊香港，但美國因與俄羅斯互
相敵視，便對此事橫加指責和施壓，一
副霸道嘴臉。美國以本國法律代替國際
準則，天下人早已見怪不怪。華府近期
頻頻打牌出招，千方百計圍堵和遏制中
國，香港重返國際金融中心，未來要拓
展國際融資對象、開拓金融新領域，可
以預料，美國一定不會讓香港順順當當
「重返舞台」 。

香港重返舞台，但世界已經回不到
疫情前的世界， 「沈園非復舊池臺」 。
俄烏衝突不僅改變全球地緣政治格局，
也衝擊全球金融、經濟格局，特別是能
源供應和糧食供應發生重大改變，造成
嚴重影響，而美國近期出台多項針對中
國進行高科技封鎖的 「卡脖子」 法案，
對全球供應鏈造成嚴重衝擊。香港最重
要的角色是要在中國內地連結世界方面
發揮獨特作用，將會面對更大風險，操
作難度更大，因此必須審時度勢，老調
不能重彈，舞姿也要改變，通俗講一句
就是要與時俱進。

峰會落幕， 「尼格」 也遠離香港，
一縷陽光穿透厚厚的雲層，照射維港兩
岸，希望周末天公作美，可以讓市民和
海外客人盡情享受國際七人欖球賽的樂
趣。

維港看雲
郭一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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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牆遇上黃葉

市井萬象

快樂杯麵
我算是個 「健康

主義者」 。這個詞是
我杜撰的，主要想表
達我對自己的健康稱
得上在意，平日會對
是否規律運動和是否
吃得健康花些時間。

杯麵在我眼中是
徹 頭 徹 尾 的 Junk

food，但世間萬物似乎有個心照不宣的規
則，越是對健康無益的，越使人快樂，也
越考驗人的意志力。在杯麵面前，絕大多
數的時間我意志力堅定，就算走到茶餐
廳，同伴都叫了餐蛋麵，我依然能在百轉
千回之後抵抗住誘惑。瞧，我就是這麼一
個 「健康主義者」 。但若討論起杯麵到底
對健康有哪些不好，我也只能說出 「那，
鹽分還是高了些吧」 這麼一個理由。

前些日子，跟一個同是 「健康主義
者」 的好友閒談時，他突然輕描淡寫地分

享了他的午餐， 「我中午吃了杯麵」 ，說
着打開中午拍的照片給我看， 「喏，你
看，簡直太好吃了，我把湯都給喝光
了」 。以前聽過一個沒去求證過的科學理
論，說是若你想吃什麼，一定是你肚子裏
的 「細菌嘴巴」 饞了。我肚子裏的細菌除
了有嘴巴，一定還長了耳朵，聽到這樣的
分享和描述頓時不安分起來，再多的 「百
轉千回」 已經無法阻擋想吃的慾望，當意
志力想為一件事開個後門時總有能說服自
己的理由。從 「想吃」 到 「吃完」 我大概
只用了十分鐘的時間，我的結論和好友一
致， 「簡直太好吃了，湯都喝光光」 ，在
快樂面前， 「鹽分超標」 顯得是個面黃肌
瘦的 「精緻主義者」 。

在跟 「吃與不吃」 的搏鬥中，我只看
到了我以為的不健康食品，卻忘了一些我
看不到的內在消耗，這些內在消耗是否比
我認為的 「不健康食品」 對身體造成更大
的負擔呢？或者是否我長久以來認為的

「真理」 一定正確呢？這恐怕是向外找不
到答案的問題，跟人生很多問題相似，只
能獨自去探索和安放。

昨日去游泳，更衣室中有兩個穿着泳
衣、戴着泳帽，泳鏡還在脖子上掛着的小
姑娘，兩個人湊在一起分着一杯泡麵，原
來是游到中途上岸補充體力的。兩人風捲
殘雲似的吃完杯麵，又一人一口把湯喝
光，從我身邊走過時還感嘆道， 「真好吃
啊」 。我似找到了盟友，心中高興，特別
想追出去告訴她們， 「這種快樂我也懂
啊」 。

人生在線
木 田

◀整整齊齊的烘焙咖啡豆
罐子。 作者供圖

實事求是地講，我對
咖啡豆的了解程度甚至沒
資格來寫一篇評論柏林咖
啡館的文章，不過站在一
個咖啡館愛好者的角度來
走訪柏林街角巷口的咖啡
小店，還是別有一番趣
味。

這個話題其實是緣於
和國內兩位好友的閒聊。她倆在重
慶各自開了一家咖啡館，聊到選咖
啡豆，我驚奇地發現她們的咖啡豆
袋子上一排紅色的英文大字寫着
「烘焙於柏林」 。幾千公里外，好
友咖啡館裏的咖啡散發着柏林烘焙
的味道，真是很奇妙的一種感覺。
於是，我按照咖啡豆包裝上的名
字，走訪了這個最著名的品牌咖啡
館。

我按照名字搜索了地址，啊
哈！這不就是我經常買汽水的咖啡
館麼。多次來過這家名揚千里之外
的咖啡館，我竟然從來沒有買過咖
啡，每次買的都是汽水。事實上，
我每次都是因為路過時被濃郁的咖
啡香味吸引進到店裏，然而沒買咖
啡的主觀原因是每次都是下午，我
擔心喝了咖啡影響睡眠。

原生形態的木架子上擺着一排
各式花色的汽水瓶，按照口味和顏
色各自有着不同的名字。跟其他地
方不同的是，這裏不是你點一瓶汽
水店員直接打開遞給你就完了。你
收到的會是一杯精心調配的汽水和

某一種或者兩種自帶香氣的
植物葉子或者乾花調配的
「雞尾汽水」 。冰塊把汽水

的顏色顯得更為通透，再加
上水果或者葉子乾花的襯
托，真是讓人有點捨不得
喝。

後來我認真觀察了一
下，來這裏喝完咖啡又再點

上一杯汽水的不是少數，而點好汽
水忍不住先拍照的，是絕大多數。
第一次見到咖啡館裏，汽水賣得跟
咖啡一樣火爆。

聽了朋友的介紹，這是我第一
次在這裏點咖啡，那就來一杯招牌
意式濃縮吧。比起這家花哨高調的
汽水，他們的咖啡簡直是極致低調
內斂的存在。從不銹鋼咖啡台，到
整整齊齊一排毫無裝飾的專業烘焙
咖啡豆儲藏罐，以及標誌若隱若現
的牛皮紙咖啡杯，和輕描淡寫隨手
的拉花，手裏拿着的咖啡讓你會關
注只有一個重點，就是香味。那種
濃郁得讓人陶醉的咖啡香，讓人深
深吸一口氣的同時會不由自主地瞇
上雙眼，甚至捨不得加一丁點兒牛
奶或者糖，生怕它們奪去了這咖啡
最原始的味道。

在幾乎沒有修飾過的大樹木桌
子面前坐下，安安靜靜地品嘗這一
杯層次感分明餘韻持久的意式濃
縮，真是味覺和嗅覺的頂級享受
啊。

我現在明白了，那次美國的好
友來柏林拜訪，走在街頭
一個一個數柏林的咖啡
館，一邊深深吸氣聞着咖
啡香，一邊感嘆說： 「為
了這麼多極品咖啡店，我
真想搬來柏林！」 「是
麼？下次我帶你去咖啡店
喝汽水！」

賣汽水的咖啡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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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漫言
余 逾

園地公開，投稿請至：takungpage1902@gmail.com

如是我見
杜 澤

飛
鶴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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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就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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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奔赴着回家，帶着期望地。我在昏
燈下，奔赴着孤獨，然後是死亡。多麼獨特
的一個我啊！

我忍不住，又走上了這條大街。在這循
環的日夜裏，重複着。

河畔邊上的人，好像是那幾年的我，他
們坐着，望着，那遙遠的地方，不知是何
處，不知是何物。那些時候的我，究竟都在
看着什麼？盼着什麼？

想到這裏，我的身體，突地，有了一種
體溫，與外面世界不相似的溫度。我感到炙
熱，我炙熱的，是我的那些，過去了的生命
嗎？還是說，熱情只是屬於沿路虛有出的光
明，是一些暗暗的路光？

我不曉得。那些坐着望着的我也是，似
乎，一切所思所想所看都還沒匯聚成一個答
案。至今仍是。

風，迎面吹，吹着我，我倍感溫暖，開
始冒汗。我是焦慮着什麼嗎？還是期待着什
麼？我又犯了這個毛病……

走着，走着，我又到了這裏。曾經如獲
至寶的，人間失格的《小丑之花》，我太熟
悉這裏了。我太熟悉這個地方了，這裏的一
切一切。

我停在了十八歲那年，坐過的長椅後
面，呆望着它。它永遠不知道後面站立着一
個人，只知道誰坐下過，並留下他的餘溫。
十八歲那年的我，沒有發現後面的，這個不
再捨得你孤單的我，又回到這裏。

我沒有停留，我停留得夠久了。於是加
快了腳步，繼續走，走啊走着。你就飛來
了，立在了欄杆上。我不熟悉你，你也不熟
悉我。

我就這樣看着你，悄悄的，偷偷的，為
了不被你發現，為了不驚動你，我那小小的
心意，掖着。

我小心翼翼地，過於緊繃，以至於我不
能自已地，慢慢地靠近你，是主動、是被
動。我生命中一直要找的那個，一直在找的
那個，就是突然出現的，這個不知名的你
吧？

我的心思，你沒有回應，只是靜靜地站
在欄杆上，望着一個地方。那是你的遙遠
嗎？你也是那些站着的，立着的，望着的我
嗎？

我看不出來。我看不出此刻的我，看不
出過去的我，所以也看不出你來。一個靜靜
的你，我偷偷地靠近。直至一處，輪廓立體
的你，在我的面前，清晰的，分明的，鮮活
的。細看，看你的臉，看你的眼睛，看你眼
睛的世界，我看不出什麼，我總是這樣。身
體湧動燥熱，你是我要尋找的東西，不是生
命，不是答案。

你飛走了，啪啪兩下，展翅，飛走了。
不帶走我，不帶走被我看着的你，不帶走被
你望着的風景，不帶走我的遙遠。你是偶
然，偶然出現，偶然着的，悄悄地來，填滿
期待，細細觀望，我的遙遠，回應等待，卻

又匆匆地走，離我遠去。你剛剛出現，剛剛
飛走，留下若有所失的一個陌生人。你到底
是什麼？難怪我如此熟悉你，你就是這個地
方，你就是這裏。難道不是嗎？

我坐在長椅上，熟悉並回憶，還有這個
我得重新熟悉的你。你到底在望着什麼？我
又望着你，充滿疑問。

你沒有看我，只是望着一處，不是我看
着的地方。我熟悉這裏，卻不知道，你望着
這裏的哪處。

我想要知道答案，至今仍是。難道說，
這裏的一切，我本就都不熟悉。

一種奇妙的，難以言喻的緒絲，隨風吹
過。這麼多年了，還在這裏。我還是回到這
裏，似乎沒有離開過。我帶着目的性的腦袋
去想，我沒有前進，或許，我也沒有後退。

我望着對岸的燈，橘色跟白的顏色，映
射出來的粼波。這正是昨天的我看過的，你
的模樣嗎？我只是昨天的我。

水還是這麼地流，風，還是這樣地吹，
鬢髮，還是這麼地拂過我的臉。我猛地一抬
頭站立起來。好熟悉呀！是五年來，六年
間，匯聚的思緒、感想，我多麼想離開這
裏。

他們說：離開即進步，可我又回到了這
裏。我該懷着怎麼樣的心情，去面對曾經的
那些我呢？

晚間還是沒有人，他們都回家了。那時
候，這時候，我多麼想，走過來那麼一個

人，拍拍我。兩人簡單地聊聊天，說着誰的
故事，聽着誰的經歷。

沒有，還是沒有，依舊的沒有，沒有這
麼的一個人。我又望着你，流動着的東西。

人似乎都是在原地踏步，還是說只有我
呢？

此岸偷偷地，盛載了我的什麼，彼岸又
默默地，裝載了我的多少。

我熟悉海，好熟悉海。聽海聲，望海
浪。我和海的距離，是觸手可及的，我以
為。十年前，腳踏海沙，手迎海風，自然不
過如此。一浪沖一浪，一風颳一風，至今仍
是。

今晚的天空很乾淨，是海面的鏡，我就
是白雲，點綴你。我時常看見你，但是你
的名字，一直是我私自取的。你仍是二○
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六號的樣子，躲藏在錦
富閣的角落邊。我感嘆道：天上面的一
切，好像不會變似的，甚至不會動，所以不
會離開，原來你都是在原地踏步。於是，我
私自的，將我的最多，乃至所有，交託給
你。你來記載，我熟悉的這裏，這就是一
切。

此情此景，我又想到了，那麼的一個
我，坐着，望着，然後躺着……

此刻，這麼的一個我，不變地坐着，望
着……

生命啊！我帶着目的性地問你，你卻沒
有給我任何答案。

重返舞台

眼下，北京故宮博物
院秋色正濃，金瓦紅牆遇
上銀杏黃葉，別有一番風
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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